在波斯人被马其顿的亚历山大三世逐出埃及后，埃及被纳入希腊化的世界中，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来到埃及当雇佣兵、贸易，埃及本土的风俗业也随之越发兴盛。在下埃及三角洲一带，为服务越来越多的希腊移民，开始出现了专门提供男妓的妓院，它们被统称为欢乐屋。欢乐屋里头的男妓大部分都是未成年的男孩，都是穷家出身，很多是因为生计艰难而离家出走，然后被所谓的中间人忽悠去卖淫，而这些中间人每送一个男孩去欢乐屋，他们就可以从妓院老板的手上得到由100到500德拉克马不等的报酬。

妓院老板们在收到男孩后，一开始是先送去农场或者被称之为营地的地方，男孩们在那里接受调教、化妆训练。如果男孩的年纪比较小的话，它们会在那里生活着一直到他们十一岁为止，然后老板才会把他们送出去接客。如是我闻，有些男孩因为长残了，不能讨客人的欢心，所以他们只会在欢乐屋呆到十六七岁；其他男孩大概会呆到二十左右，有个别特帅的甚至会被客人买走，成为他们的私有财产，这也算比较好的归宿。

为长期控制这些男孩们，欢乐屋的老板们通常会给他们服用一种名为鸦片的药物，待他们离不开这药物后，老板们就不需要花太多精力就可以控制他们了。

在为女神（女王Cleopatra七世、活着的伊西丝女神）【臭婊子】服务【跑腿】时（原文被作者所删改，译者完整保留），我因为公务在身而路过希拉克萊奧城。希拉克萊奧城位于三角洲的东北处，这城市四周都被沼泽、尼罗河支流包围，城市东部是希腊人的居住区，而西边是我们埃及人的区域。这城市因为靠近大绿海（地中海），所以商业颇为繁盛，也少不得欢乐屋。这城市有着一所大型欢乐屋，位于希腊人区的南边，大约占了全城四分之一的区域。

当我走近欢乐屋的大门时，一个浓妆艳抹的中年女人出来迎接，她首先说欢迎我的到来，然后他看到我左臂上戴着的麦贾德标志后，又说最近很少有麦贾德到访，而过去又很多麦贾德来这里找乐子。不愧是希拉克萊奧城、甚至是三角洲东部最大的欢乐屋，欢乐屋的正厅很宽阔，楼底很高，跟我家乡锡瓦的亚蒙神庙的柱廊差不多高，中间有一处四方形的凹陷水池，四角各有四根柱子顶着天花板，形成一个小型的露天中庭，而正厅四周的墙壁上都画满了各种各样的性爱姿势，有男有女。

那个中年女人叫我先坐在墙边的椅子上，等她带不同的小姐们出来让我挑选。我来希拉克萊奧的欢乐屋是有任务在身，并非纯粹来找乐子。于是，我叫住了老板，问她昨天晚上和利维乌队长上床是哪一个人。那中年女人露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笑容，然后说利维乌昨天晚上和她的eunuchos上床。我当时没有听懂eunuchos这个希腊词的意义，但我并没有放在心头，我继续追问她，想要叫她的eunuchos出来问话。中年女人却说eunuchos是她的头牌，花了很多心机培养，然后就是一堆鬼话。我就知道这老虔婆见钱眼开，于是就直接叫她开个价钱，她才伸出五指手指说500德拉克马。

我当时就怒目圆瞪、虎躯一震，我是一个有信仰的人，我相信亚蒙、塞拉皮斯，不是那种纵情声色的人，但我也是知道行情的。这老虔婆以为我不懂行情，所以就任意开价，实在太欺负人了。我瞪着那老虔婆，对她说我身上没有那么多钱。不过，利维乌队长今天早上被发现死了，而最后一次被人看见就是在这里。我不管你的后台背景，而利维乌队长不但是罗马人，而且是活着的荷鲁斯（托勒密十三世）身边的红人（其实这样说不太准确，加上我不是为小托勒密服务，但为了吓唬这老虔婆，只得这样说了。）。他死了，所以王室就派我调查一下，如果你们不合作，我就向上头交代你们不合作。而活着的荷鲁斯为了给罗马人一个说法，到时候可能就把这里封闭十来八天来调查，我想停业十来八天会损失一大笔钱吧。

那老虔婆身躯震了震，不知道是我的吓唬，还是我的紧绷的肌肉起了作用，我打蛇随棍上的对她说，叫她把昨晚和利维乌队长上床的那eunuchos叫出来，我调查完就走。那老虔婆把我引到二楼的一处房间，说是利维乌队长昨晚用过的，然后叫我在那里等她把eunuchos带出来。我仔细的打量着这房间，这房间是希腊风格的装修，但使用的却是埃及风格的家具。

过了一会，那老虔婆把所谓的「eunuchos」带了进来，我傻了眼，我以为是什么美女，结果是三个俊秀的男孩。那老虔婆见我傻了眼，用一副看不起土包子的目光看了看我，然后就关门离开了。

那老虔婆走后，我问这三个男孩：「你们就是昨天晚上和利维乌队长上床的人吗？」

那三个男孩都点了头，其中一个看起来比较年长的男孩问我：「请问您是来召唤我们的吗？」他战战兢兢的说，另外两个男孩也发抖。

「你们似乎很害怕利维乌队长，对吧？」

「我们昨天晚上过得不太好，利维乌队长···呃···它不是一个温和的人。」那个年长的男孩小心翼翼的说

「利维乌队长的尸体今天早上被发现，而我是来调查的。」

「啊！我···我们···我们完全不知情，今天早上我们三个起床时就发现他不在了，我们以为利维乌队长自己离开了，所以并没有留意。」

「客人大清早就离开被窝，这事情很常见吗？」

「有时候会有，有时候客人不会过夜，而我们不会，也没有资格过问客人的事。」

这些男孩似乎并没有什么有用的线索，我突然间想到，他们是什么「eunuchos」，于是我就问他们：「老虔婆说你们是eunuchos，那究竟是什么来的？」

「呃···我们这些下体残缺的男孩都叫作eunuchos。」

下体残缺？我的好奇心一发不可收拾，于是就叫他们都脱下兜裆布，让我看看他们的下体。他们一下子就脱掉他们的兜裆布，我仔细的看着他们的下体，他们都有阴茎，不过他们的阴茎都很小，那个年长的男孩的阴茎最小，而我拉起他们的小阴茎，发现他们的阴囊只剩下一堆皱巴巴的皮肤，没有睾丸。我问了他们的背景。

年纪最小的叫索西布斯，他今年十二岁，今年刚开始接客，半年前才被阉割的；第二个男孩叫伊西多，今年十五岁，他也是十二岁时被阉割的；最年长的是加里美德，十九岁，也是十二岁时被阉割的。似乎十二岁是接受阉割的最理想年龄，因为可以保留未成年男孩的容貌，同时避免发育得浑身肌肉。

我突然间对加里美德非常的感兴趣，然后我就叫索西布斯和伊西多先退下，只留下加里美德一人。加里美德如果穿上衣服，他就是一个美少年，他身高五尺，看上去大概重100磅。我问加里美德来接客的原因，他说他是妓女生的，他妈的妓院附近有军营，父亲可能是士兵或者军官，但没有人来承认。他十一岁时就死了妈，死了妈就没有依靠，只得四处乞食。最后，他被欢乐屋的中间人招揽，来到欢乐屋卖淫，老虔婆看他特别俊秀，所以就对他另眼相看，还提供特殊优待，说如果接受阉割的话，就可以拥有其他小男妓没有的特权，比如零花钱、假期等，于是他就同意接受阉割。

阉割手术就在加里美德十二岁生日后进行，加里美德在手术前服用了大量鸦片，那老虔婆就找了人来阉割加里美德。后来，加里美德才知道那个人是专门阉割畜生的，反正就是那个人在加里美德的阴囊两侧各自切开一道口子，然后再挤出睾丸。加里美德在手术后，修养了一个月，然后就开始接客，结果大受欢迎。

我很好奇，追问加里美德是如何成为最受欢迎的阉人男妓，他耸耸肩的说，如果他没有被阉割，那只会有基佬客人找他。被阉割后，那些自称不是基佬的客人会因为他不是男性而找他，而那些基佬客人不但不会因此嫌弃他，反而找他的次数更频密了，就这样成为了老虔婆的欢乐屋头牌。加里美德再这时透露他的价目表：打飞机是70奥波洛、口交是1德拉克马、肛交2德拉克马，然后再不忘提醒我他是口交高手。听到这里，我的阴茎不由自主的硬了起来。

加里美德说完，他就跪了下来，解开我的短裙、脱下我的缠腰布，用左手抓住我那硬涨的阴茎，然后往他嘴里送。他那温暖而又湿润的小嘴刺激着我阴茎的每一寸肌肤，我可以感到我的阴茎似乎比刚才更硬了。可我不想那么快就射，所以在加里美德含了几下后，我叫停了他，叫他躺在床上，面对面的干。

加里美德笑着服从了，他躺到床上，然后双腿分开。我这时候对他的下体很感兴趣，于是我就探索着加里美德那残缺的下体，我先用手指揉着加里美德那空无一物的阴囊皮，然后问他有没有后悔被老虔婆阉了。加里美德却说他不后悔，而且他对生殖器也没有什么感觉或者怀念之类的感情。他一边说，我开始去含他的小阴茎，加里美德的阴茎比我的小指还要小，软软的感觉好像在吃面条。

我一边含加里美德的小阴茎，一边抚摸他的阴囊皮，他此时发出一些呻吟声。不论我的舌头如何舔，加里美德的小阴茎却完全没有反应，我一时间还觉得奇怪。因为我之前在孟斐斯执勤的时候，曾经操过一个阉人，他是能够勃起的，而且尺寸还不小。我突然想起加里美德虽然今年也是十九岁，但他刚才说他是十二岁那年就被阉割的，而那个孟斐斯阉人却是十九岁那年才被阉割的，可能是被阉割年龄的缘故导致加里美德现在不能勃起。

既然加里美德没办法勃起，那我就吐出他的小阴茎，然后用两根手指沾了点口水，再插入他的屁眼，先替他送一松。出乎意料之外，加里美德的屁眼并不像其他少年般狭窄，我的手指很快就进入了他的直肠。替他松了屁眼后，我再也控制不住我的欲望，我将加里美德的大腿架在我的肩膀上，然后将我那硬梆梆的阴茎插入他的屁眼。我的龟头进入时，加里美德的身躯震了震，我在他耳边叫他放松点，他微笑着点了点头。我的阴茎完全进入他的体内后，我顿了顿，让他先适应一下，然后我再缓缓的前后抽插。

刚开始时，我还能够缓缓地抽插他的屁眼。可一会后，我再也忍受不了我体内那股欲望，我像疯子那样激烈的操加里美德的屁眼，他那如丘比特般的脸孔、斐厄吞的身型使得我的性欲更为高涨。那时候，我全身就好像完全麻木了，浑身上下只有阴茎部分还有感觉，加里美德的屁眼虽不狭窄，却也不松，那紧致的直肠把我的大阴茎夹的紧紧的。在这种攻势下，我也不想再坚持了，下腹肌肉一松，抽搐的阴茎将一股股精液送入加里美德屁眼的深处。

高潮后，我并没有即时拔出阴茎，而是直接躺在加里美德的胸膛上，亲吻着他的小乳头，直到我的阴茎疲软下来，滑出他的屁眼为止。加里美德拿了条毛巾给我，让我清理一下阴茎，然后他拿了另外一条毛巾垫在地上，然后蹲在毛巾上，让我的精液自行流出。

完事后，我对加里美德说他给我含了阴茎和被我操了，理论上我应该付2德拉克马又70奥波洛。但我今天来希拉克萊奧城的欢乐屋是为了公务，而不是日常寻欢，所以我不会付那老虔婆半个奥波洛。尽管加里美德说他完全不后悔被那老虔婆阉割，但我个人还是很同情他的遭遇，所以我还是私下给了加里美德四块德拉克马金币，要他收好，他只收下三块。他说他收不了四块，说完，他就把一块藏在他的屁眼里，另外两块分别藏在他缠腰布的前后方，另外他拿着一块用来糊弄老虔婆。

弄好后，我们就出门，那老虔婆趋前上来，加里美德向她递上了一块德拉克马。老虔婆见我还在，于是就先打发加里美德走了，我见他走了，我就对那老虔婆说我问了我想要的结果（然而并没有），你们的生意并没有嫌疑，没事，黑手另有其人。那老虔婆不知是看在那块德拉克马的份上（我之前从我爸口中听说州府的麦贾德嫖妓不用钱），还是听见我不会查封她的生意，不断的对我挤眉弄眼地笑着，我顶着反胃的感觉踏出欢乐屋的大门。

在寻找杀害利维乌队长的路上，我向塞拉皮斯祈祷加里美德能够找到一处好归宿，本来还想回去看看，可后来随着缠身的公务，以及后来被女神（女王Cleopatra七世、活着的伊西丝女神）【那勾搭罗马老男人的臭婊子】背叛弄的东奔西跑，我再也没有时间回到希拉克萊奧城的欢乐屋去看看。
